
送鳖
□ 文 /萧重声

眼 看 着 绿 油 油 的 麦 苗 一 天
天蔫了 黄了 ，好端端的机井新崭
崭 的 水 泵 ，可 就是抽 不 出 一 滴
水 。为啥 ？没 电 ！村长派人三番五
次去催 供 电局 ，可人家总说各村
堡寨都在 冬灌 ，电供不过来 。村
长想不明 白 ，只隔着一条沟 ，沟
东村可就不一样 ，白 天晚上都有
电 ，小麦浇了一遍 又一遍 ，长得
青葱葱一片 。

会 计提 醒道：“沟 东 村一 年
四季往供 电 局送东西 ，早把那头
头脑脑都喂肥 了 ，供电局还能卡
沟 东村 的 电？”村长一下子 灵 醒
过来了 ：“既然如此 ，咱们 也就只
能跟着进庙烧香了 。反正咱们
的养鳖塘 也快干 了 ，与其让那
些活鳖都涸死在塘里 ，还不如
送人家 好换 电！”

大卡车刚开进 供电局的大
院子 ，村长就一头奔进办公楼 ，
陪着笑脸从局长到副局长挨个
儿请人家来领鳖 ：“感谢供 电局
多 年 来 对 我们 沟 西村 的 大 力 支
持 ，我们 虽 然 拿 不 出 什 么 好 出
产 ，好在今 冬养鳖塘里的 活鳖还
长得 不 错 ，敬 请 各 位领 导赏 个
脸 ，尝尝我们养的活鳖吧！”

局 长微微抬起头 ，半是揶揄
半是认 真地说：“有 人说 沟西村
的 人是榆木疙瘩 ，三斧头 也 劈不
开一条缝儿 ，我看不 见得么 。如
今 别 说 木 头 疙 瘩 ，就是石头疙
瘩 、钢铁疙瘩 ，也经不住 电锯 电
钻 么 。什么叫 共 产主义 ？列宁曾
经说过 ，共产主 义 就是苏维埃政
权 加 电 气化！而 今谁离了 电气化
能行？嗯？看来沟西的人从实践
中 也 懂得 了 这 条 颠扑 不 破 的 真
理 ，这 就是 一 个 了 不 起 的 进步
么 ，嗯？”

局长 说到这里 ，其他几位副
局长放声大笑 。村长明 白 局长在
挖苦他哩 ，但他不敢发作 ，嘴里只

好不住地咐和着：“对 ，对 ，局长高
瞻远瞩 ，说得深刻而又精辟！”

局长挥挥手说：“有理不打
上门客么 ，嗯？既然沟西村送来
了 ，那咱们就下去看看么！”

听说沟西村送活鳖来了 ，办
公 楼 的 男 女早 已 奔 到 院子 里 来
了 ，一双双喜悦的眼睛都在等着
见识活鳖 。村长朝车上的 司机招
招手 ，大声喊道：“往下挪！”

车 上 那 只 又 笨 又 重 的 大 木
梢就像一只倒过的千吨古钟 ，司
机吃力而缓慢地往下挪 ，刚挪到
车厢边缘 ，站在车下的村长和会
计却没有扛住。哐 当 一声 ，木梢

摔到地上 。霎时间 ，偌大的院子
成 为 大 大 小 小 的 活 鳖 展 示爬行
风彩的世界 。它们一个个伸 出 尖
长的吻突 ，迈动着发达 的蹼爪 。
那一团 团橄榄色的鳖 甲 ，在冬 日
暖洋洋的 阳光下 ，闪烁着一片片
暗幽幽的绿光 ，引 得满院子的 男
男 女 女 ，无 不 瞪 大 了 好 奇 的 眼
睛 。

村长急得满头大汗 ，连连招
呼院子里的人们：“快逮！快逮 ！
各人逮各人的！”

人们随即一下子 围上来 ，一
双 双 贪 婪 的 眼 睛 扫描 着 满 院子
蠕动的 活鳖 。但见每只活鳖的鳖
甲 上 都贴 着 一 张 用 红 油 漆 写 着
字的硬纸片 。那 只瓦盆大的鳖 甲
上写着 “李局长”，那几只菜碟大
的鳖 甲 上写着 “王副局长”、“张
副局长”、“吕 副局长”，还有几只
碗 口 大的鳖 甲 上写着 “黄主任”、

“ 吴科长”、“邱科长”、“宋 副科
长”……

“ 李局长”、“王副局长”、“黄
主任”们满院子爬行着 ，逮鳖的
人们好像突然间 明 白 了什么 ，不
知谁忍俊不禁 ，扑嗤一声笑 出 声
来 ，随之 ，满院子爆发出一阵高
亢 、粗犷而肆无忌惮的笑声……

局长立即醒悟过来了 ，脸上
气得红一块青一块 ，指着村长和
会计破 口 大骂道：“好啊 ，你俩个
贼熊年轻轻的 ，还懂得变着戏法
登 门来骂我们呀！”说 着转 身 就
向办公楼走去 。

村长一边追一边辩解道：“为
了给村里供电 ，我们巴结都来
不及哩 ，怎么敢起这种心？”

会 计 冲 上 前 去 拦 住 局
长 ，可怜 巴 巴 地陪着笑脸说 ：
“ 好我们的局长哩 ，你不要误
会 ，你听我说 几句。”

局长站住道：“说什么？”
会计答道：“局长 ，鳖 肉

是大补之物 ，胜过其他的 山珍海
味 ；鳖 甲 性寒味咸 ，能滋 阴除热
化结软坚 ，主治阴虚劳热诸种疾
病 。一只 活鳖不知能胜过市面上
的 多少鳖精鳖膏 ！我们大老远地
来送活鳖 ，就是想让诸位领导补
补身体么！”

局长 又 问道：“你们为什么
在鳖 甲 上贴纸片？你们说 ，这里
哪个 当 领导的是王八？！”

会计急急慌慌地说 ：老百姓
怎么敢骂父母官是王八？如果父
母官成了王八 ，我们 自 己不就是
王八羔子么？那不是 自 家骂 自 家
么？帖上纸片 ，做个标记？是想让
你们领导好吃上大鳖呀！”

局长轻轻哼 了 一 声道：“谅
你们也不敢使坏骂我。”

村 长 和 会 计 连 忙 把 几 只 大
鳖鳖 甲 上的纸片撕掉 ，亲 自 提着
给局长们送进了办公室 。

不知书法何法
——陈云龙小记

□ 文/周矢

出 书 要 自 己 掏
钱 ，这 是改 革 开放 中
的 新鲜事 ，人 们早 已
见怪 不 怪 了 。为 出 名
请 人 包 装 ，这 也 是路
人 皆 知 的 ，似乎 也 无
需 解 释 ，自 然 而且正
常 。不过 笔 者近 日 见
到 一 位 书 法 成 绩 斐
然 的 非 名 人 ，于 是 有 了 一 点 点 感 慨 。

用 句 套 话 ，认 识 这 位 书 法 大 师纯 属 偶 然 。且慢 ，
这 “大 师 ”两 个 字 ，是我封他 的 ，他既 非 什 么 书 法 协
会 的 理事 委 员 ，连 会 员 也 不 是 。但他 刚 刚 举 行过 书
法 巡 回 展 ，他 的 作 品 多 次 获 奖 ，各 大 城市 到 处 收
藏 ，西欧 、北 美 、东 南亚 都 有 ，所 以 我擅 自 封 了 他 个
“ 大 师”，但这 位 大 师 在 我 国 书 法 界 甚 至 陕西 书 法
界 没 有 任何位置 。那 天 经 朋 友 介 绍 ，我 到 长 安 大 学
去 借一 本 几 乎 绝 迹 的 旧 书 ，一 上 楼 ，眼 前 便 赫 然 看
到 楼 梯 两 侧 的 一 副 长 联 ，写 的 是 “天 下 大 雅 书 为
最 ，人 间 至 乐 学 当 先”。一 看 到 这 已 显 陈 旧 的 十 四
个 字 ，我眼 前 突 然 一 亮 。那 是融 汉 简 和 行 书 章 法 的
隶 字 ，点 线 矫健 灵 动 ，字 态 雄逸 舒放 ，布 局萧疏 大
度 ，真可谓 别 具 高 标 。这 一 向 ，看 惯 了 街头一 些 个

“ 名 ”家 和政治家
的 “书 法”，常 有
“ 叹 书 法 已 无 法 ”
的 感 慨 ，突 然 见
到 这 一 笔 字 ，由
不得 连 说 了 几 个
“ 好 ”字 。

于 是 我 认 识
了 他 ——陈 云
龙 ，长 安 大 学 图
书 馆 的 原 馆 长 、
现任顾 问 。

随 便 交 谈 几
句 ，我才 知 道 陈
云 龙 先 生 师 承 的
是 著 名 书 法 家 隶
书 大 家 陈 少 默
老 。我遂 问 陈先
生 常 有 人 求 他题
字 否 ，在 场 熟 悉
他 的 一 位 朋 友 立

即 说 ，陈 教授每天 的 时 间 都在 给 人 写 字 了 ，
一 天 写 多 少 条 多 少 字 连 他 自 己 也 说 不 清
楚 。我说 某 某作 家 的 一 幅 字 价 值 是 两 千 到
三千 ，还 难得求 到 一 幅 ，开 玩笑 问 陈 先 生 发
了 多 少 财 。陈云 龙 却放 声 笑 起 来 ，原 来 无 论
什 么 人 向 他 求 字 ，他 从 未开 口 向 人 家 讨 过
一 文 钱 ，倒 是 每 天 倒 贴 的 宣 纸 很 是 不 少
了 。

我心 里 便 有 些 不 平 。写 得一 手 好 字 的
白 贴 工 夫 ，那 不 知 什 么 体 的 字 不 但 张 扬 于
文 化 古城 的 街头 ，居 然 还 能 卖 大 价 钱 ，真正
是不 知 书 法 为 何 法 了 。

我 问 陈 先 生 ：你难 道 对 这 些 就 没 有 一
些 不 平 衡 ？

陈 云 龙 先 生 给 我 说 了 一 个 故事 。
我 的 老 师 是 陈 少 默 ，陈 少 默 先 生 是 一

代 尊 师 了 ，这 是 全 国 书 法 界 公 认 的 。那 一
年 ，全 国 书 协 的机关 刊物 《中 国 书 法 》派 记
者 采 访他 ，要 出 他 的 专辑。《中 国 书 法 》是 国
内 最 权 威 的 书 法 杂志 ，每年 向 全 国 推 出 有
限 的 三 四 个 名 家 。但 陈 少默 先 生 的 回 答 是 ：
你要找我 写 字 我给 你写 ，要 上 杂 志我不 上 ，
你们 那 个 门 槛 太 高 了 ，我 年 纪 大 了 ，跨 不过
去 了 。

故事说 完 了 ，陈 云 龙 说 ：我 已 经 年 近 花
甲 了 ，如 今 只 希 望 平 平 静静地度 过 一 生 ，只
求 乐 在 其 中 ，不求 其 它 。也 有 朋 友 劝过 我 ，
但 包 装 的 事 ，我不 会 有 兴趣 了 。

因 为 这 一 席 话 ，引 发 了 我 写 这 篇 小 文
章 。改 革开 放 ，思想 解放 ，新事层 出 不 穷 ，包
装 和 自 费 出 书 一样 是 其 中 之 一 。我 不 想讨
论 包 装 的 是 与 非 ，但 如 陈 少默 先 生 与 陈 云
龙 先 生这 一 对 师 生 看 ，只 求 自 得 其 乐 而 谈
泊 名 利 ，难 道 不 是 如 今 这 个 文 化堕 落 时 期
值 得庆 幸 的 么 ？

沁 园 春
十 六 大 颂

□ 文 /汪明 发

瞳瞳旭 日 ，熠熠红旗 ，
飒飒金风 。喜京华盛会 ，四
海瞩 目 ；群贤毕至 ，十亿欢
容 。宏纲齐绘 ，国事共襄 ，革
故鼎新再长征。瞻丽景 ，更
励精图治 ，斩棘披荆 。神州
万紫千红 ，莺燕舞笙歌唱太
平 。看丹心圣手 ，拿云追 日 ；
炎黄子孙 ，搏虎擒龙 。风骚
独领 ，善政回天 ，与时俱进
展彩虹 。俟来 日 ，赖英杰递
代 ，奋翮鹏程 。

在希望的土地上
□ 文/李荣廷

在 丰 收 的 季 节 里
在 希 望 的 土 地上
该 成 熟 的 都成 熟 了
这 不 只 是

神 州 的 亿 万 亩 禾稼
更有 六 千 万 大 军 的 党

是 的 ，在 十 六 大会场
正站起 火 红 的 党
成 熟 的 形 象
挥起旗上 的 金镰

收割 饱满 的 种 子

高 举旗上 的 铁锤
为 新 的 大 厦 奠 基打桩

党 呵 ，你 宽 大 的 肺 叶
同 马 达 的 风 翅一 起

在 工 厂 的 车 间 里 轰 响
你 坚 实 的 脚 步
和拖拉机的 履 带 一起
在 乡 村 的 田 野 奔 忙
你 警 惕 的 目 光
与 醒 着 的 枪 口 一 起
在 国 境 线 上设 防
在丰 收 的 季 节 里
在 希 望 的 土 地上
十 六 大 的 旗 帜 在 蓝 天 飞 扬

三 个代表 那 激越 的 音 符 呵
正谱 写 着 时代 的 崭新 乐 章

无声世界绘丹青陈少毅从少 年时 代就完全失去
了 听 力 成了 一个 聋人 。他凭借 自 身
顽强 的 毅 力 ，走上 了 一条荆棘丛生
的 求学之路 。从做临时工 、学画 、上
函授 、到考上大学 ，1991年 以 优异
的 成绩 毕业于我 国 第一所招收残疾
人 的 高 等 院校长春 大学 工艺美 术专
业 ，他成 为我 省 第一 个 聋人 大学生
同 时 也 是 第一个被分 配从事教 育 工
作 的聋人 。

陈 少 毅 深 感 聋 哑
人 这 个 弱 势 群 体 受 教
育 的 重要 ，当 他成为西
安 市 第 二 聋 哑 学 校 教
师 的 第一 天起 ，他就 以
满腔热忱全 身 心地投入 到 教学 中 。他
先从 引 发学 生兴趣人 手开 展 教育 ，带
领学生进行贺卡设计 ，挂盘绘 制 、模
型 制作 、卵石工 艺制作 等 。聋哑人 中
等职业教 育在我 省是 个 空 白 点 ，在西
安残疾 人 艺术学校组 建 后 ，陈少毅倾
注 了 大 量心血 。从 建 校 计 划到教学安

排 ，再到新 自 任
教上讲台 ，做 了
许 许 多 多 的 工
作 。为 了 突 破聋
哑 学 生 作 文 表
达 能 力 差 的 教

学难点 ，他积极探索 “分析 、讲解和
写 作 三 结 合 的 教学 方式”。为 使 学
生作 文 的 水平有 更 明 显的进步 ，陈
少毅特地精心选编 了 校 内 第一本 名
为 《风筝·蓝天 》职 中 聋生 优 秀作文
选 。一 次 一位女学 生 被 诱骗走 失 ，
当 夜他 冒 着 严寒带家长跑遍西安城
一直找到半夜三 点 。一份汗 水换来
一份收获 。截止 目 前 共有 30名 学生
先 后 考入 长 春 大学 、西安 美 院及 天
津理工 大学 。

长期 的 自 学历程 ，给 陈 少毅打
下 了坚实 的 写作能 力 。先 后 有 《提

高 职 中 阶 段 聋 生 素 质 的 对 策 》、
《 关于聋哑孩子 的 教育 问题 》等 30
多 篇论 文 、译文 、美 术作 品刊 发报
刊 。陈少毅不仅教书 ，还 为社会 的
聋 哑 人 奔 忙 ，帮助 无 工 作 的 聋 哑
人 找 工 作 ，帮助 无 对 象 的 聋哑 人
找对 象 。

陈 少毅 用 自 己 的 文 章 激 励 许
许 多 多 的 残疾 人 自 强 、自 立 。正如
一 位 残 疾 青 年 在 给 的 信 中 所 言 ：
“ 我看到 自 强不息 的你 ，从此在我
人 生道路上有 了 学 习 的 榜样。”

本报记者　郭玉军　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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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 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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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中 国 兵器工业第 202研究所
的祝贺广告 中 “党委书记郑广
贫 ”应为 “郑广平”，特此更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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